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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兴起了重写-再造神话的潮流，知

识分子写作与大众文学写作重溯神话源头，文学寻根，经历

精神返乡之旅，其中托尔金的《魔戒》《霍比特人》创造性运

用北欧神话、凯尔特神话等神话原型，再造了一个托尔金独

有的神话世界，对大众文艺的重写-再造神话，产生了重大

的推动作用，对奇幻文学的产生更是起到了决定性影响。这

个重写-再造神话的潮流，激发了中国网络文学中奇幻小

说的产生，并且对玄幻、仙侠、修真等类型小说的发展有

显著的启发意义。使用神话原型批评方法，对中国网络奇

幻小说中的角色原型及其再造过程加以考察，对于网络文

学的本体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工作。

本文集中考察北欧神话—奇幻文艺—网络小说传播链

条中，标志性角色的形态与功能的再造。

奇幻小说的源头北欧神话提供了精灵、矮人、龙、魔

法师、魔兽等等角色原型，他们通常是人形、人性与动物

形态、属性的结合体，经过托尔金神话、欧美奇幻文艺、

游戏的开发成型，中国网络小说作者对这些原型与再造物

进行扭转、变形，再造为自己的角色，已经构成奇幻小说

的基本人物谱系。

精灵、矮人在北欧神话中具有半神的地位，是神的助

手。在奇幻文学中，精灵、矮人是伴生的角色，又强大又多才

多艺，却彼此不和，正如人类所需要的那样，通常扮演人类

主角的盟友、伙伴的角色，具有听从主角调遣的从属地位，

但他们都是骄傲而敏感的同伴，不可欺辱戏弄，精灵、矮人

与人类形态相似，又具有自身种族特点。

精灵美丽而长寿，体型修长，耳朵尖耸，面貌灵秀，通常

住在神秘的森林深处，对人间本无所求，却因为各种原因参

与世间的纷争。在《魔戒》中，精灵王子莱戈拉斯是魔戒远征

队的成员之一，是具有神力的弓箭手，其英俊帅气的精灵风

范，是一种吸引女性读者、观众的视觉元素。在网络小说中，

精灵一族与主角一方会合作某些事务，精灵女子常与人类

主角通婚，如在《亵渎》中，精灵族深入地介入了世俗社会的

战争，精灵族长老修斯是智慧的精灵族领袖，是主角的盟

友，实力深不可测，精灵女子风蝶、阿佳妮、艾菲儿，则是主

角的精灵情人，其爱恨纠结与人间女子情变无异。《佣兵天

下》主角艾米的妻子莹，来自于精灵族，是兼有美貌与美德

的贤妻典范，像是地球人类的传统的东方女性。《兽血沸腾》

中的精灵种类更多，颇多美艳女子。可以说，网络小说中精

灵族的行为特征更加靠近人类，似乎是带有特异文化传统

的偏远地区的人类部族。

矮人族在北欧神话中，身形矮而阔，胳膊有巨力，脾气火爆，与精灵族不合，

擅长锻造，提供兵器、工具器械，常以铁锤为武器，居住在洞穴中，又非常喜欢黄

金财宝，这些设定都被奇幻小说继承，其常规职业是工匠与战士，为人类所需。在

《魔戒》中，矮人金雳自始至终与精灵并肩作战，最后成为精灵莱戈拉斯的好友，

扭转了敌对的种族关系。《佣兵天下》中的矮人霍恩斯，作者赋予其矮人族少有的

秉性，让他成为擅长谋略、兵法的统兵大将，扩展了矮人种族属性。

龙也是奇幻小说必须的角色，它经过欧洲神话、民间传说的传播演化，定型

于托尔金神话。在影响深远的奇幻小说及同名游戏《龙与地下城》《龙枪》中，龙的

类型与属性、能量特征、性格，有了更大发展。他们是善恶不定的、高傲强大的巨

型生物，物理与魔法能力都是超群的，有时候也能变幻为人类，在人间发生纠纷

与战斗，他们喜欢收藏闪亮的各种贵金属，可能会因为财富或者彼此冒犯，而与

人类发生战争。在《亵渎》与《恶魔法则》中，龙是主角走向成功的垫脚石，它们拥

有的财富、力量为主角所利用；在《佣兵天下》中，世界上的龙已经为数不多，高傲

而强大，却因为莫名其妙的理由发下誓言，成为人类的坐骑兼同伴，其中“绿儿”

是冰系神圣巨龙使，可幻化为万物，具备人类的幽默感，是一条人性化的对人类

最为亲近的龙。

魔法师是奇幻小说的代表性人物，一些网络奇幻小说的主角具有魔法师身

份。魔法来源于欧洲神话与欧洲民间传说，成型于托尔金神话，在游戏《龙与地下

城》《创世纪》中，得到极大的发展，魔法种类、规则十分细致明确，被网络小说沿

用。掌握魔法需要特殊的天赋，要以精神之力调动世界各种元素，形成玄奥的魔法

能量。魔法师之间斗法，是奇幻小说情节构成的核心。在西方奇幻小说中，通常为

了平衡，魔法师如《哈利·波特》主角，被设定为精神之力强大而身体力量较弱，需

要与物理攻击力强大的武士配合作战，而在网络小说中，主角通常会被设定为魔

武兼修，身体也会经过修炼战斗而变得强横，如《恶魔法则》《亵渎》的主角，既是魔

法师也是武士，并在两个职业系列中，不断升级，以此争霸世界，实现人生愿望。

奇幻小说中的恶魔，源自北欧神话中的洛基及其创造物、圣经中的撒旦等，其

形态都倾向于丑陋怪异以配合他们的恶行。在《魔戒》中，兽人由大反派米尔寇改

造精灵族而来，容貌丑陋，性格凶暴，寿命短，畏惧日光。强兽人由另一个大反派萨

鲁曼混杂兽人和人类血统而造成，高度与力量都比兽人更胜，外形上就具有邪恶

感，是阻碍主角与伙伴完成任务的敌人。《哈利·波特》中主要敌人伏地魔长相丑陋

而怪异，阴险而狡猾，是种族主义者的代言人，具有反人类的邪恶属性。

在现代奇幻文艺与游戏中，逐渐发展起来的魔族，外形上的邪丑属性逐渐消

退，而成为与人类更多相似性的怪异种族，比如眼睛是紫色的，犹如气质较为阴

冷的街头叛逆青年。魔族拥有自己的世界：“魔界”，通过一些特殊的空间通道与

人世间相连，一旦侵入人的世界，就意味着大规模战争，《亵渎》中，魔族社会与人

类古代社会组织结构相似，《兽血沸腾》中，魔界势力打通了空间屏障，进攻主角

所在的比蒙世界，主角反攻进入魔界，与魔界女巫王发生爱情。这些魔族因为其

怪异属性而成为合适的敌人，但是也可以是情人的一个品种，对于网络小说的主

角们并没有真正的种族障碍，它们是人类心灵某个角落的自身投影。

这些原型在变形置换过程中，保持了各自的基本形态与功能，其演变的基本

趋势是越发靠近人类需求，它们是人类愿望的对象化显现，可见人类愿望才是最

终的造物主。因此也可以把角色原型的变迁史，看做是人类精神变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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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晨先生是我在《文艺报》工作

期间的领导，长我10岁，应该说他是我

的前辈、师长，但他从不以师长自居，而

视我为朋友。我的老友可谓多矣，但在

治学上对我帮助最大的当推他了，故我

以良师益友视之，以丹晨兄称之。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调入文艺报

社的，当时《文艺报》复刊不久，首先要

搭建领导班子，新建的班子，除冯牧、谢

永旺、吴泰昌、阎纲诸位是老《文艺报》

的人外，陈丹晨及编辑部的中青年编

辑，全都是从各单位调入的，彼此不熟

悉，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

我最初分在新闻部，后转到副刊

部，正归陈丹晨副主编分管，也许是半

个宁波同乡的缘故，我与丹晨兄一见如

故。记得我最初写的杂文《闲话唐玄

宗》《浮士德的悲剧》，都是先请他过目

指正，并由他引荐给上海《文汇月刊》主

编梅朵先生的，后梅朵先生在京城见了

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说：“原来这么年

轻，还以为是位老先生呢！”说我年轻，

实过不惑，并不年轻了，也许文章写得

有点老气横秋，故有老先生之感。这两

篇杂文，连同《张嘉贞缘何不营家产》一

文，均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

一 1982）杂文集》，一部有学术价值的

杂文精选集，居然选了我三篇，前辈严

秀先生真是太抬举我了。由此而论，丹

晨、梅朵、严秀都于我有知遇之恩。

我与丹晨兄在文艺报社共事约10

年，90年代初，他和主编谢永旺都调离

报社，一别近10年。再见面时，他告诉

我，近10年来他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

做了多次访问学者，除了讲学、写作外，

主要精力放在搜集巴金资料、写作巴金

传记。我知道丹晨兄是研究巴金的专

家，长期致力于写作“巴金评传”、“巴金

传记”，与巴老有40年的交往，也是巴

老信得过的一位挚友。他真心拥戴巴老

的“讲真话”精神，身体力行，传承发扬。

我是巴金的“粉丝”

谈起巴老，青少年时代，我曾经是

巴金的“粉丝”，还是“铁杆粉丝”。记得

上世纪50年代，我在上海和平中学求

学，校内藏书不多，于是到离家较近的

江苏路图书馆借阅图书。这是一家区

级图书馆，三层楼房，馆内藏书较丰，尤

其是现代文学，诸如郭沫若、茅盾、郁达

夫、巴金的小说应有尽有。我对巴金小

说情有独钟，曾借阅了一二十部小说，

几乎把馆内的巴金小说借阅一遍。当

年的图书管理员见我痴迷于读书，有一

次笑着问我近视多少度，我漫不经心地

回道大约1000度。他劝道，要保护眼

睛哦。我笑了一笑，但未听进他的善意

劝告，致使近视度数越加发展，成了“瓶

子底”。回想当年如痴如醉地阅读巴金

小说，主要是被小说中的男女主角为了

追求爱情、自由、平等、博爱而不屈不挠

地与封建礼教、专制独裁作斗争吸引，

当然也是朦朦胧胧、似懂非懂的青春期

的一种叛逆反映。毕竟当年还是一个

未成年的青少年学生。我曾经把这段

痴迷于“读巴”的经历，与丹晨兄交谈

过，他听了若有所思地回道：“我也有过

这样的经历，可能大多数巴金小说的爱

好者，都有这种经历。”无独有偶，丹晨

兄“读巴”经历与我竟然如此相似，诚如

他在《明我长相忆》一书的“我的记忆”

一章中写道：“那时，在我家附近，有一

所图书馆，是黄炎培先生主办的中华职

业教育社属下的，设在浦东大楼最高

层。图书馆规模虽然不大，但比较健

全，藏书较丰，够我这个中学生看的

了。一个月交两角钱租金，每次可借两

本书。几年以后，这个图书馆的文学

书，我大致上都借阅过一遍。”“对于我

来说，巴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位启蒙老

师。我是从他那里最早懂得了爱，懂得

了爱人类，懂得了人生的目标应该使人

变得善良些，对别人有用些，是为了给

人间添一点温暖。也许，巴金的作品对

中学生更有吸引力些。因为热情洋溢，

宣泄苦闷，渴望到更广阔的世界去自由

翱翔，正符合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的心

怀。”（《明我长相忆》三联书店2017年

初版）

丹晨两访巴老

平心而论，我作为一个热爱巴金的

读者，只是走进了图书馆，粗粗地阅读

了他10多部小说，浅尝辄止。而丹晨

兄则大不相同，他登堂入室，真正走进

了“巴金书库”，他不仅读书，而且不断

地走近巴老，与巴老有了较多的接触交

往，从而加深了对巴老的了解，聚沙成

塔，变成了研究巴老的专家学者。1963

年 2月 4日，他以外文出版社《中国文

学》的名义，由崇敬巴老的一位青少年

读者，变成《中国文学》的青年编辑，首

次从北京南下，来到巴老家中，进行了

多次拜访（采访）。第一次谈创作，谈

《灭亡》《家》《春》《秋》；第二次谈巴老的

生平、家庭及日常生活，还参观了巴老

的寓所。当巴老领着他参观时，他发现

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家庭。“使人吃惊

的是到处都是书，连客厅、过厅、走廊、

改造过的卫生间（后来知道汽车间也成

了书库），都放满了书。中外古今的书

籍都有。外文书中又有英、法、俄、德、

意、日、世界语……更不必说那间虽说

宽大却又被书挤得只剩一些很小隙缝

的书房了，似乎一举手、一投足都可能

碰翻那些堆在地上的书堆。一排精装

的绿色封面的十四卷本的《巴金文集》

也陈列在书柜里。巴老大概发现了我

的局促，就招呼我到草坪去走走”。丹

晨兄真幸运，初访巴老家，就目睹了真

正意义上的“巴金书库”，还得到了巴老

的签名赠书（后他又大胆向巴老索求

《巴金文集》，巴老不以为忤，还一口答

应。因家中“文集”不全了，致使巴老又

花了多年时间从各处收集、分批陆续寄

赠，才配套成他手中的这部《巴金文

集》）。这次访问，对丹晨兄以后写作

“巴金评传”“巴金传记”来说，意义十分

重大，仿佛冥冥之中，老天爷注定了要

他来完成这个使命。这确是他走近巴

老带有决定性的第一步。

作为一位写巴金的传记作家，丹晨

兄是以他的真诚、正直赢得了巴老的信

任。“文革”期间，丹晨身在外文局《中国

文学》杂志社，也遭到了诸多骚扰冲

击。尽管他只是杂志社的一名中层干

部，因为他不参加“造反派”，而被“造反

派”扣上“保皇派”和“修正主义黑苗

子”、“文艺黑线黑干将”等政治帽子，最

后又一起下放劳动，名为走“五七道

路”，实为“劳动改造”，剥夺人身言论自

由。他由自身的遭遇，联想起巴老在上

海的处境。上海是“文革”一月“红色风

暴”的策源地，也是“四人帮”的大本营，

而巴老正是上海文艺界最早被打倒的

“黑老k”，是“众目睽睽”的人物。有关

批斗巴金的传闻、大字报、小字报及油

印小报纷至沓来，由外地传到京城，传

到丹晨的手里，丹晨不可能看不到，心

里也不可能不担忧。

3年后，丹晨从干校回到《中国文

学》杂志社（也许是对外宣传的需要，该

杂志未被停刊）。1973年7月，丹晨得

到了一次上海去出差采访的机会，获悉

巴老已回家，仍住在武康路原来寓所。

他想马上去探视，又怕“上海帮”爪牙耳

目众多，大白天去拜访会引出麻烦，于

是选了一个晚上，来到巴老家叩门。开

门的是巴老的九妹（人称九姑），九姑问

清情况后，告知巴老与家人去看电影

了，他另约了隔天晚上再来。

第二天晚上，丹晨如约前来，终于

见到了巴老。10年不见，巴老老了，鬓

发苍白，满脸皱纹。他带着迷茫的神情

从房间里走出来，却一下子认出了丹

晨。他们在过厅的饭桌两边，面对面坐

下聊了起来。丹晨首先向他问候，又说

北京好多朋友都很想念他牵挂他。巴

老谢谢大家的关心，说到自己的情况，

只是说“还好、还好”。后又告诉丹晨，

两星期前，工宣队找他谈话，宣布“按人

民内部矛盾处理”。当丹晨问道：“这个

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什么意思？是

指您本来就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人民内

部，还是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

处理，以示宽大？”巴老听了，有点为难，

有点结巴：“我也不知道。他们就这么

说的，也没有别的解释。”（参阅《明我长

相忆》）

这次夜访，是在“文革”特殊时期，

是在巴老尚未解放，头上的“帽子”尚在

造反派手中捏着的情况下进行的。巴

老心有余悸，谈话十分谨慎，所以交谈

时间不长。但是，对巴老来说，丹晨能

在“文革”黑云密布之际，在他的“门前

冷落车马稀”，人人躲着他，惟恐躲之而

不及的危难岁月中，敢于冒险上门拜访

探望，并把京城友人的牵挂思念带给了

他，使巴老内心得到慰藉，从而对丹晨

产生了好感。尤其是他事后获知，丹晨

回到京城，把巴老的近况转告京中友

人，卸下了友人对他的多年思念，更是

令他感念。诚如巴老后来在致友人唐

弢信中所写：“还有一位陈丹晨同志到

上海出差，居然找到我的家里，他也讲

起你对我的关心。这些都叫我感

动……”从这封信中，可看出巴老对当

年丹晨的夜访，是既惊又喜，后又由感

动转为信任。

10年前后的两次访问，促成了巴老

对丹晨的信任。正是巴老的这种信任，

转化为丹晨不避艰难、孜孜不倦、精益

求精，数易其稿不断撰写《巴金评传》

《巴金的梦》《巴金全传》的动力和助

力。至于40年来，丹晨兄如何一步一

步走近巴老的，今年初，三联书店出版

的《明我长相忆》一书中都有了较清晰

的交代，恕我不再赘述了。

丹晨兄是位仁人君子，是位不虚

饰、不遮掩的性情中人。诚如他的老友

邵燕祥所说：“丹晨其人，好学深思，待

人以诚，明敏又温润”（见《风雨微尘》卷

首言，东方出版社2017年 1月出版）。

我与他相交多年，深受教益。每有所

作，常向他请教，他不厌其烦，认真批

阅，连错别字也不放过，还不吝赐文点

评剖析。在《新民晚报》上，他主动撰文

《张大千的情和理》，评论我编著的《张

大千家书》（2009年4月山东画报出版

社出版，2016年元月三联出版社再版

《张大千家书》增订本前，征得他的同

意，我把他的这篇评论，当作增订本代

序刊印）。友有益友、挚友、畏友之别，

丹晨兄不仅是我的益友、挚友，而且还

是位肯直言批评的畏友。从他身上，我

体察到了巴老真诚的待友之道，也看到

了丹晨兄身体力行承继巴老“讲真话”、

办实事的精神。

我的童年，是在东北农村度过的。四十多年过

去了，我还对小学教室墙上的名言警句记忆深刻。

小学一二年级是在屯子生产队队部，叫“下伸点”。

那时，生产队和每家每户的房子都是茅草房，上课

的桌子凳子都很简陋，几块土坯垒起来当腿，上面

架两块破板子，就是桌子和板凳，墙也是土墙，上

面光秃秃的，啥也没有。三年级至初二是在生产大

队的学校，条件就好了一些，都是木制桌子板凳。

从上小学三年级的第一天起，四面墙上都有标语

和名言警句，每个班级还不太一样。

那时候，教室土墙最上边有一圈标语，只记

得前边几个字“教育就是使……”应该是毛主席

关于教育的指示或者讲话之类。标语下边每堵墙

上贴了一些竖写的格言警句条幅。每句格言警句

我们都能够流利背诵。

大概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我就用一个小笔

记本，有意识地记下一些格言、名言、警句、箴言、

谚语、俗语、歇后语。尤其是初三那一年，每天骑

自行车往返30里路，到公社所在地上学。有好几

个同学都有摘抄格言警句的习惯，还经常比谁记

得多。那时候，除了上课用的课本、寒暑假作业

本，一般同学几乎没有课外书和报刊，如果谁有

本作文选，或者“大书”（比课本厚重很多的书，比

如四大名著，现当代的长篇小说《苦菜花》《野火

春风斗古城》《中国成语故事选》等），那就成了班

级的人物,大家都会围着他转。

那时候，爸爸是公社教育革命指导站（现在

叫镇中心校）的会计，师范学校毕业后，还当过多

年的中学老师、校长，教过地理、历史、美术等课

程。爸爸当了8年的会计，每月都要去县教育局

给全公社老师领工资，每年3月和9月开学前，都

要带队去县新华书店购进全公社学校师生用的

教材，每次都会顺便买一些“大书”和“小人书”回

来。家里还订了《中国少年报》，偶尔还能看到爸

爸带回来的《人民日报》。那些闪耀着智慧光芒的

格言警句，都是从有限的图书、报纸、寒暑假作业

本、“大书”，还有收音机得到的。小学中学时，我

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班级范文朗读，也应该有格

言警句的功劳吧！

1991年我大学三年级时家乡才通了电，在

此之前，我们农村照明全是用煤油灯。过年了，才

点上几根蜡烛。那时候，除了课堂、课本、课外书

报和收音机，获取知识的渠道非常有限。因此，看

格言警句格外用心，格言警句看多了，真的就能

看懂。格言警句应该是我生活和学习的指南针。

那些古今中外的格言警句，既有鼓励刻苦读

书学习、倡导珍惜青春年少好时光的，也有鼓励

修身养性、培养家国情怀的。每一句话都很有哲

理，很有力道，很多名言背后还有一些感人的、警

示的典故或者故事，值得思考，值得回味。

每每想起周恩来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总有振聋发聩之感，脑海中就会浮现周总理年轻

时振臂高呼和同学们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情景。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书到用时方恨少，

事非经过不知难”，“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

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黑发不知勤学

早，白发方悔读书迟”，“满招损，谦受益”……小

时候，哪个老师和家长不希望孩子好好学习，长

大成才呢？哪句格言警句读起来不是朗朗上口，

还要不由自主地摇头晃脑？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攻城不怕坚，

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我是炎

黄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所学到的知识，全部

献给我亲爱的祖国”……毛主席、叶剑英、李四光

等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的名言让学生时代的

我们体会到了国家对科学研究的重视，懂得了从

事科学研究应该具备的奉献精神和严谨态度。小

时候，看到一句富有哲理或者教育意义的格言警

句，一个故事、一篇文章、一本书，真的都要饥渴

地一口气读完，反复念很多遍，甚至都能背下来。

念初三时，为了找到一些格言警句的出处和

含义，有很多次和同学骑着自行车从公社中学到

县城新华书店去买书，往返要跑120里路，也不

觉得累。

高中在距离家乡45里路的县城。那时候家

里条件不好。父母的希望就是要我们兄弟四个多

读书，考上大学。“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

挤，总还是有的”，“知识就是力量”，“书籍是人类

进步的阶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而时习

之，不亦说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

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少年强，

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教育我们要有远

大抱负。这些格言警句，就成了我学习的动力，也

表达了父母、老师对我们的期望。“天生我才必有

用”是高中阶段对我影响最大的一句格言。可以

这样讲，当时拼命读书，渴望考出贫困的农村，就

是笃定坚信这句名言了。高中和大学期间，有同

学过生日，同学之间赠言大都是这些催人奋进的

格言警句。

上了大学以后，当拿到俄文原版的《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地找到书中

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那段人生格言“人最宝贵

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

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

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

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

都献给了人生最宝贵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

而奋斗！”然后把中俄文都背得滚瓜烂熟，还跟同

学比赛。大约在1997年，我陪当时年过半百的中

央工艺美院院长杨永善教授回哈尔滨时，在奔驰

的列车上，他老人家分别用中俄文兴致勃勃地给

我们同行的几个人背诵了这段至理名言，他铿锵

有力、饱含激情的声音，伴随着隆隆的火车声，让

人深感震撼。这就是格言警句的力量。

那时候，节省下来饭钱，就去书店买书，名人

名言录是大家争相传阅较多的书。有一年，当地

出版社为中小学出版教学挂图，我还帮助选编过

一些格言警句呢。

格言警句，曾经是我们那一代人人生中的指

路灯。不知道现在的农村和城市里的中小学教室

里，是否还张贴、悬挂着格言警句？


